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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碎的爸爸』-- 新移民假單親家庭報告書
	假單親父親面對的問題


一.  父親壓力
1. 假單親父親需要同時擔當父親和母親的角色和責任。
2. 接送子女返學後需要返工, 放工後又要照顧家中年老母親。
3. 『男主外, 女主內。』男人照顧子女, 始終不如女人的細心和有耐性, 而且要付出的時間和精力特別多。
4. 長期留在家中照顧子女, 沒有工作, 自尊心下降。
5. 與親戚朋友失去聯絡, 欠缺適當社交活動, 而且父親的工作（如三行）往往需要朋友網絡支援, 長期失去聯絡, 對將來復職構成困難。再者部份父親從事技術性行業,  長期離開工作會使工藝生疏, 水準下降,不能附合技術要求, 難再回復離職前收入水平。 

6. 一人不能同時照顧,數名子女, 例如若其中一人生病,  父親帶往睇醫生, 便會變成獨留其他子女(兒童)在家, 引發其他危險。 

7. 在種種壓力下, 父親更容易變得暴躁, 長期會使性格受損。
8. 每次持雙程來港的太太到期需要返大陸, 父親需要再次面對夫妻分離, 團聚遙遙無期, 並且要重新兼任母親的職責, 而子女又要面對與母親兩地分隔之苦。
9. 在重聚之前, 父親要不斷為太太申請雙程證及單程證來港, 為爭取加快審批而大費週章, 當雙程證到期, 又要為續期而煩惱, 一家人無止境地生活在審批問題的陰影之下。
10. 父親需要不斷穿梭中港兩地, 分別照顧在港子女及在中國大陸的太太。 

 二.  子女照顧
子女剛從大陸移民香港, 未能適應彼此生活習慣, 並且不明白子女的需要和問題。

1. 家庭結構不健全, 家中缺乏母親角色, 父親與子女的溝通出現困難, 與子女關係亦不佳。
2. 普遍子女年幼, 需要嚴加管教；可是父親欠缺管教子女的正確方法, 如果子女不聽話, 只有「打」。
3. 子女成績欠佳, 父親未能予以適當輔助, 不但幫不了子女, 且對父親構成無形壓力。  

4. 父親不能代替母親的角色, 如父親未必能做到如母親般照顧子女的情緒需要。
5. 與持雙程證的太太的管教子女方法不同, 造成夫婦間的磨擦。
三.  經濟壓力
1. 子女來港後家庭開支大大增加, 理應想辦法增加收入; 可是相反地因為家中無其他人照顧子女而擔心他們的安全, 因而影響工作能力, 甚至需要縮短工作時間, 導致家庭收入減少。
2. 父親不放心留子女在家而工作時間又無法配合, 因而放棄工作。又有些父親因照顧子女, 影響工作而被解僱, 最後需要倚賴綜援度日。但綜援金額往往比本身工資為少, 引致生活質素下降。
3. 父親需要分別負擔中港兩個家庭支出, 令經濟壓力倍增。
四.  團聚需要
1. 與太太長期兩地分隔, 恐怕將來團聚難以適應。
2. 子女自小由太太照顧, 子女與母親互相掛念, 而子女卻與父親較疏離, 兩代關係並不和諧。   

五.  其他意見 

1. 子女在不完整的家庭環境下生活, 欠缺適當照顧, 對日後成長構成不良影響, 日後很可能變成問題青少年, 增加家庭和社會的負擔, 港府應有此長遠眼光面對此問題。
2. 社會有較多對女性單親家庭提供社會服務和援助, 而很少對男性單親家庭(尤甚是假單親家庭)提供相應服務及援助。
	本會建議


引言：?
港府在審批單程新移民政策上, 一直採取被動地接收。對此政策所帶來的問題沒有任何回應, 而現時新移民假單親家庭飽受兩地分隔之苦, 亦是由這不週全的審批制度一手造成。現時香港大約有近萬個同類型的假單親家庭正面對上述問題，為社會埋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 對社會發展造成危機。政府日前（一月十九日）所公佈之審批政策, 將兒童每日審批人數由早前的四十五人增加至六十人, 明顯是忽視新移民假單親家庭問題的存在, 甚至將問題嚴重性加劇。
另外, 中方審批制度混亂, 缺乏透明度, 香港居民根本無法跟進大陸親戚的申請審批進度。而各省市的輪侯條件不一, 來港年期差距甚大, 中國政府應統一全國輪候名單, 根據審批條件按次序輪候。
建議如下:

	一.
	成立跨區性『中港新移民審批協調小組 』, 該小組是一個中港兩地有關新移民審批的官方正式溝通渠道, 以加強雙方訊息交流並對問題作出更深切的了解和回應。工作包括監察審批過程、全面研究中港入境移民政策、制定更合理的以家庭為單位的計分制度及為分離家庭制定準備移民的服務。


	二. 
	根據人民入境事務處資料, 先處理假單親家庭的個案, 讓母親盡快來港，解決團聚問題，否則只會延續甚至惡化現存問題。以後的審批應以家庭作為審批單位以杜絕新移民假單親家庭的出現。


	三.
	政府應掌握假單親家庭的生活困難情況, 並特別為假單親父親在團聚前提 供適切的服務, 如託兒服務以協助父親重返工作; 另外亦可提供親子教育、家庭輔導及預備夫妻團聚等服務。


	四. 
	彈性處理雙程證案件。如簽發多次往來通行證, 延長居留期等。  



新移民假單親家庭個案選錄
個案一
梁先生, 現年四十一歲, 原籍廣東省東莞市, 八五年到內地聚妻, 迄今妻子仍未獲准來港團聚, 兩名分別十二歲和八歲的兒子卻於九六年六月來港定居, 連同在港出生的五歲細女, 三名子女均由梁先生一人照顧。他為要專心在家照顧年幼子女, 被逼辭去月入一萬四千元的酒樓點心師傳的工作, 現今一家四口的生活一切開支完全依靠一萬一千元的綜援金支持; 子女來港後的開支大大增加, 收入卻不增反降, 導致生活質素大大的向下調低。
梁先生以往孑然一身, 妻子與子女在深圳生活, 一家人雖然分隔兩地, 但每月均可回鄉兩三次享受天倫樂, 毋須為子女操心。現在為了遷就子女上學, 除了暑假回鄉一次外, 巳有多個月未曾見妻子一面。在子女來港之前, 梁先生根本全無照顧小孩子的經驗, 加上經濟壓力, 遇著子女不聽話, 只好以打來制止他們繼續 「扭計」, 造成虐兒危機, 子女的成長亦備受影響。
個案二
陳先生, 報稱現年五十八歲(實則已經六十三歲), 原籍廣東省東莞市, 同樣是八五年到內地聚妻, 三名分別七歲, 九歲及十一歲的子女同時於九六年六月獲批來港定居, 結果子女卻要與母親兩地分隔。陳先生一直身患糖尿病, 以前只需服藥即可控制病程, 但自子女來港後, 為要日夜照顧子女的起居飲食, 備受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壓力, 病情不斷惡化, 結果引致胃出血入院, 即使入急症室, 也要帶同子女在身邊, 直至十日後其妻子才獲批持雙程證來港照顧他本人和子女。
陳先生在港並沒有親人, 為照顧子女而放棄工作, 依靠領取綜援度日, 他表示若果情非得意, 亦想靠自己用勞力賺錢養家, 不必靠政府, 而遭人白眼。 

個案三
盧先生, 現年五十九歲, 原籍廣東省東莞縣, 九零年到內地聚妻, 兒子於九六年一月來港定居。盧先生以往曾任職毛紗廠工人和大廈管理員, 但自從兒子來港後, 為要專心照顧現年年僅六歲的幼子, 唯有無奈地辭退所有工作, 現今靠領取綜援維生。然而當盧先生往社會福利處辦理半年一次的重新審批手續時, 卻要低聲下氣, 遭人白眼, 彷如求乞一般, 自尊心大受打擊。 

盧先生早前已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壓, 因照顧兒子而過份粗勞, 引致病情日趨惡化, 希望妻子可以盡快來港團聚, 減輕照顧兒子的壓力; 然而以現時的計分制輪候審批, 可謂遙遙無期。故此盧先生希望政府可以按假單親家庭的實際環境需要而審批團聚。盧先生現居於土瓜灣區一間月租二千五百港元而面積僅有六十平方呎的板間房。他自知如此的居住環境不利於兒子的成長發展, 但無奈經濟能力不逮, 現正向社會福利處申請體恤安置。   

個案四
張先生, 現年四十歲, 原籍廣東省中山縣, 八九年到內地聚妻, 現獨力照顧三名分別九歲, 七歲及五歲的兒子, 張先生為要留在家中照顧子女而放棄地盤釘板工作, 他自言男人以工作為重, 而且現在年青力壯, 沒有了工作, 往往被左鄰右里取笑, 自尊心受挫。張先生終日只有面對子女, 困在家中, 與親戚朋友失去聯絡, 欠缺適當社交活動，人因此容易變得暴躁, 長期會使性格受損。 

張先生又擔心自已的工作需要朋友網絡支援, 長期失去聯絡, 對將來復職構成困難。再者地盤釘板屬於技術性行業, 長期離開工作會使工藝生疏, 水準下降, 漸漸不能附合技術要求, 難再回復離職前收入水平。
個案五
王先生, 現年四十一歲, 原籍廣東省東莞縣, 八五年到內地聚妻, 現獨力照顧現年分別十一歲的大兒子及九歲的女兒。王先生同樣是地盤釘板工人, 卻沒有放棄工作, 父兼母職。王先生嘆喟每天大清早便預備早餐給子女, 然後接送子女返學, 繼而跑到地盤工作, 有時工作地點遠至屯門、東涌, 十分頻撲。工作完畢便匆匆返家, 不像以往可以隨意加班, 多賺點錢。
王先生顧及子女年幼, 不准他們使用爐具, 以免發生危險, 子女每日的午餐均以飯盒裹腹, 缺乏營養。王先生雖然身在工地, 卻心在子女, 有空即致電回家, 了解子女情況, 導致不能專心工作, 且會增加工作的危險性。 

王先生又坦然表示, 幼女年紀漸長, 漸漸對自己的生理變化產生好奇, 而他卻缺乏這方面的知識, 且感到尷尬, 唯有母親才能在這方面勝任。王先生更申訴幼女在他工作期間, 曾遭歹徒誘騙到後樓梯非禮, 幸好未有進一步釀成慘劇, 卻足以使王先生憂心不已。 

個案六
王先生, 現年四十四歲, 原籍廣東省中山縣, 從事三行工作, 八九年到內地取妻, 現育有分別七歲的兒子及五歲的女兒。王先生除了工作外, 還要照顧子女及家中年近八十而行動不便的母親。妻子早前持雙程來港, 情況才得以紓緩。但每次持雙程來港的太太到期需要返大陸, 王先生需要再次面對夫妻分離, 並且要重新兼任母親的職責, 而子女又要面對母子/女兩地分隔之苦。
王太太為要繼續照顧子女及家姑, 甘冒犯法之險逾期留港, 但卻因此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王先生在妻子正式獲得審批來港定居之前, 要不斷為太太申請雙程證及單程證, 爭取加快審批而大費週章; 當雙程證到期, 又要為續期而煩惱, 一家人不斷為審批問題而生活在陰影之下。
個案七
黃先生, 現年四十三歲, 原籍廣東省東莞縣, 八零年返內地聚妻且定居, 一直至九一年才回港, 現育有兩名分別十七歲及十一歲的兒子, 黃先生雖然結婚十八年, 但審批單程證卻以分居年期作為計算標準, 令黃先生與妻子團聚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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